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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視
覺
藝
術
院
今
年

的
畢
業
展
主
題
為
﹁
潑
瀉
﹂

︵Splash

︶。
這
字
詞
對
於
藝
術
作
者
來

說
絕
不
費
解
且
不
陌
生
。

有
人
會
認
為
潑
瀉
是
青
年
人
的
用

語
，
也
跟
他
們
的
肉
身
和
荷
爾
蒙
有
關
。

那
是
青
春
的
展
示
，
跟
愛
慾
和
生
命
的
延

續
都
可
以
扯
上
關
係
。
如
此
一
場
迸
發
而

出
的
創
作
衝
勁
，
令
人
想
起
中
國
水
墨
的

潑
瀉
美
學
，
還
有
美
國
紐
約
一
九
五
○
年

代
行
動
畫
派
︵A

ction
Painting

︶
的
前
鋒

積
遜
˙
布
洛
克
︵P

ollock

︶
渾
身
是
勁
、

全
情
投
入
的
動
作
，
把
油
彩
透
過
全
身
的

力
度
潑
撻
在
巨
型
的
畫
布
上
，
成
就
了
他

個
人
的
抽
象
表
現
主
義
。

潑
瀉
的
動
作
固
然
足
以
使
人
心
力
交

瘁
，
但
同
時
又
興
奮
若
狂
。
行
動
繪
畫
在

當
代
藝
術
史
上
雖
然
不
過
風
行
了
約
五

年
，
但
精
神
不
死
。
是
次
在
本
地
視
覺
藝

術
院
裡
的
延
續
，
乃
綜
合
了
中
外
古
今
以

及
本
土
青
年
創
作
的
一
次
迸
發
，
內
含
對

歷
史
的
崇
敬
，
對
藝
術
深
情
的
投
誠
，
對
壓
力
重
重

的
外
在
環
境
的
抗
辯
，
以
及
肉
身
與
心
靈
結
合
的
昇

華
。﹁

潑
瀉
﹂
同
時
是
一
份
難
以
言
喻
的
突
發
衝
動
，

是
源
於
心
底
裡
醞
釀
已
久
的
由
量
變
到
質
變
的
實
現

過
程
。
假
如
潑
瀉
的
真
實
能
被
實
踐
出
來
，
我
們
可

以
預
期
藝
術
傳
統
的
破
繭
而
出
，
出
乎
意
表
的
作
品

將
呈
展
眼
前
。
﹁
潑
瀉
﹂
亦
質
疑
了
以
藝
術
主
要
為

陶
冶
性
情
的
功
能
性
構
想
，
因
為
傾
情
的
藝
術
潑
瀉

其
實
是
透
露
了
對
世
界
的
新
視
野
，
以
及
對
一
己
和

集
體
存
在
境
況
的
態
度
與
感
受
。
﹁
潑
瀉
﹂
的
動
作

及
美
學
源
自
青
春
，
但
不
止
於
青
春
。

潑
瀉
的
自
由
，
言
明
了
創
作
的
無
疆
界
。
不
同
的

身
心
，
潑
開
了
無
遠
弗
屆
的
表
達
維
度
，
不
分
種

類
，
不
說
方
向
；
如
有
雷
同
，
便
只
是
活

的
能
量

與
態
度
。
請
繼
續
潑
瀉
，
它
不
限
囿
於
一
屆
的
藝
術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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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趙
　
堅

「潑瀉」的啟示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老
Ｋ
愛
讀
卡
西
爾
的
︽
人
論
︾。
他
說
，
卡
西
爾
簡
直

是
個
無
底
的
學
問
深
淵
。
︽
中
國
雜
技
：
硬
椅
子
︾
不

也
提
出
了
一
些
卡
西
爾
的
觀
點
麼
？
此
詩
的
第
四
節
是

這
樣
的
：
﹁
她
們
練
就
一
身
柔
術
，
卻
使
我
們
硬
到

底
，
／
不
像
肋
骨
在
我
們
體
內
，
能
贖
罪
，
得
救
；
／

不
像
一
株
蔓
，
牽
引

鳥
和
牠
定
時
歸
來
的
／
幸
福
，
災
難

已
降⋯

⋯

﹂
是
的
，
硬
椅
子
這
種
遊
戲
亦
硬
亦
柔
，
時
而
柔

若
幸
福
，
時
而
硬
似
災
難
。

︽
中
國
雜
技
：
硬
椅
子
︾
繼
續
演
出
人
生
的
兩
面
︵
如
硬

幣
的
兩
面
，
一
面
是
幸
福
，
另
一
面
，
或
許
是
災
難
︶，
那
就

先
看
看
靜
好
的
、
幸
福
的
一
面
吧
：
﹁
我
們
在
藍
羽
毛
的
／

微
微
的
血
浸
中
就
看
見
了
，
但
，
此
刻
／
卻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安
靜
；
她
們
也
不
像
／
夏
季
的
雪
，
靠

呼
吸
的
高
度
／
聳

起
它
的
零
亂
和
潰
散
，
讓
它
最
細
的
顆
粒
﹂﹁
流
過
驅
體
的
死

角
在
我
們
的
皮
脂
上
，
﹂﹁
或
，
／
像
一
根
很
瘦
的
腰
帶
進
入

我
們
的
城
府
／
在
那
裡
，
加
重
它
的
分
量
。
﹂

可
是
，
短
暫
的
幸
福
卻
暗
藏

﹁
毀
滅
﹂，
這
詩
繼
續
說
：

﹁
而
實
際
上
，
／
她
們
只
是
像
忍
受
服
裝
似
的
忍
受

毀
滅
，

／
跳
上
七
盤
舞
︵
註
：
克
盤
舞
為
漢
代
百
戲
中
著
名
的
舞

蹈
︶，
把
鋼
劍
舞
成
頭
飾
，
／
與
箱
子
一
起
身
首
異
處
，
還
可

以
／
讓
醋
把
腰
和
椅
子
的
關
照
酸
到
腳
跟
，
／
一
朵
花
承
受

住
她
們
的
全
部
。
﹂﹁
她
們
的
柔
和
使
椅
子
像
要
一
件
軟
枕
頭
似
地
／
要

她
們
，
她
們
柔
軟
胸
部
的
空
虛
。
﹂
一
個
意
象
緊
接
另
一
個
，
連
綿
的

排
比
，
把
﹁
柔
﹂
和
﹁
軟
﹂
說
得
那
麼
具
體
，
而
又
那
麼
富
於
玄
思
，

那
麼
的
教
人
心
猿
意
馬—

—

由
那
張
椅
子
，
到
耍
弄
那
椅
子
的
人
，
只
是

﹁
像
忍
受
服
裝
似
的
忍
受

毀
滅
﹂，
人
生
的
兩
面
，
可
謂
觸
類
旁
通

了
。說

是
﹁
雜
技
﹂，
就
有
娛
人
的
意
思
了
，
讓
人
看
見
心
花
怒
放
，
嘆
為

觀
止
，
最
後
，
當
然
是
雜
技
人
謝
幕
了
，
他
們
練
就
一
身
柔
術
，
卻
使

旁
觀
的
人
硬
到
底
，
真
是
一
種
無
限
沉
重
的
輕
柔
了
。
這
個
時
候
，
又

想
起
了
多
年
不
見
的
老
Ｋ
。

硬
椅
子
揭
穿
了
人
的
軟
弱
，
也
揭
穿
了
人
的
權
力
慾
。
老
Ｋ
老
早
就

想
通
了
類
似
的
問
題
，
一
直
找
不
到
一
個
方
式
來
表
達
罷
了
。
後
來
想

通
了
，
詩
連
同
一
封
信
寄
出
，
恐
怕
是
最
後
一
封
了
。
很
多
年
過
去

了
，
如
果
不
是
有
人
提
起
一
件
事
，
也
許
不
會
想
起
這
些
。
是
的
，
恐

怕
會
像
許
多
已
然
忘
掉
的
人
和
事
那
樣
，
消
失
了
。
大
概
不
會
寫
信
給

他
。
大
概
不
會
再
回
去
找
他
了
。

不
再
是
一
個
俠
義
的
年
代
了
，
也
不
再
是
一
個
溫
情
得
時
時
眼
濕
濕

的
人
了
。
張
學
友
的
一
首
歌
唱
道
：
﹁
始
終
人
生
不
必
只
有
錯
或
對⋯

⋯

﹂
錯
或
對
以
外
，
大
概
還
有
別
的
什
麼
。
老
Ｋ
有
一
次
說
：
盡
情
浪

費
生
命
，
也
就
是
對
生
命
的
一
種
最
徹
底
的
反
省
。
這
句
話
當
然
還
有

點
模
糊
，
都
不
大
好
說
了
。
要
是
有
緣
，
也
許
還
有
另
一
次
，
另
一
個

人
提
起
另
一
件
事
，
補
充
了
一
些
，
又
浮
顯
了
另
一
些⋯

⋯

但
事
到
如

今
，
很
多
事
情
都
好
像
不
大
好
說
了
。

當
然
，
除
了
老
Ｋ
，
還
有
別
的
睽
違
日
久
的
人
。
記
得
老
Ｋ
說
過
：

如
果
真
的
有
真
相
，
公
開
後
將
不
存
在—

—

我
們
能
否
有
被
公
開
後
／
仍

然
存
在
的
那
種
﹁
私
﹂
？
許
多
事
情
都
過
去
了
，
總
沒
法
把
中
間
旁
伸

出
去
的
枝
節
說
得
一
清
二
楚
吧
。
心
裡
要
是
明
白
，
就
不
必
多
費
唇
舌

解
釋
；
要
是
存
心
﹁
唔
明
解
﹂，
說
得
天
花
亂
墜
，
恐
怕
也
只
是
徒
然
。

僅
僅
在
一
個
初
夏
的
短
夜
，
就
讓
所
有
的
人
熬
了
一
千
零
一
夜
。
是

的
，
人
生
就
像
﹁
硬
椅
子
﹂
這
樣
的
雜
耍
，
既
硬
且
柔
，
說
來
話
長

了
。

一身柔術硬到底
葉　輝

琴台
客聚

彭
浩
翔
賣
座
片
︽
春
嬌
與

志
明
︾
捧
紅
了
兩
個
女
配

角
，
一
個
說
粗
口
的
美
女
陳

逸
寧
和
一
個
﹁
豬
扒
型
﹂
的

搭
單
女
角
林
兆
霞
，
以
粗
唇

假
哨
牙
大
顎
臉
的
﹁
寢
貌
﹂
在
戲

中
橫
地
上
車
搭
上
了
一
個
中
國
俊

男
黃
曉
明
，
片
中
兩
人
還
是
心
手

相
通
卿
卿
我
我
，
絕
不
是
﹁
玩
玩

下
﹂，
很
多
人
說
如
此
醜
女
配
俊
男

甚
有
喜
劇
效
果
，
增
加
了
影
片
之

賣
座
力
。
但
筆
者
卻
有
完
全
正
常

男
人
的
自
然
反
應
，
只
喜
歡
看
美

女
，
而
片
中
這
位
話
劇
出
身
之

﹁
兆
霞
﹂
絕
非
是
﹁
少
瑕
﹂，
而
是

很
﹁
多
瑕
﹂，
她
的
發
姣
狀
絕
對
是

醜
人
多
作
怪
，
不
忍
卒
看
，
好
一

部
包
裝
華
麗
的
戲
，
何
苦
夾
一
件
真
正﹁
豬
扒
﹂

在
其
中
。

可
能
阿
杜
有
偏
見
，
近
年
影
業
不
景
，
話
劇

興
盛
，
崛
起
於
話
劇
界
的
男
女
名
角
，
多
數
是

﹁
近
扒
一
族
﹂，
因
為
真
正
夠
條
件
之
俊
男
美
女

早
在
大
電
影
中
掙
到
一
席
位
，
二
線
之
才
滾
來

滾
去
泡
不
是
一
線
殺
不
出
一
個
名
堂
，
轉
而
專

心
去
攻
劇
。

話
劇
製
作
費
輕
，
晒
多
些
大
小
海
報
大
頭
照

到
處
張
貼
到
處
派
，
報
上
登
廣
告
也
不
用
太
大

預
算
，
然
後
又
招
待
記
者
又
多
人
專
訪
，
到
處

報
效
義
演
，
各
區
文
化
中
心
社
區
會
堂
容
易
租

借
為
演
出
場
地
，
不
少
﹁
扒
星
﹂
級
十
年
茄
哩

啡
無
人
問
，
一
下
子
可
出
位
過
其
明
星
癮
，
因

此
近
十
年
八
載
不
少
訓
練
班
或
演
藝
畢
業
的
新

人
難
出
位
卻
能
從
話
劇
界
殺
出
，
這
也
是
殺
出

人
生
路
的
一
種
方
式
。
而
一
般
觀
眾
吃
得
多
佐

賀
牛
柳
、
四
頭
吉
品
鮑
也
悶
，
吃
吃
街
坊
豬
扒

改
改
口
味
也
得
啖
笑
。

不
過
在
此
勸
勸
老
友
彭
浩
翔
，
美
酒
大
餐
不

可
常
偷
混
豬
扒
，
如
你
之
︽
春
嬌
與
志
明
︾
插

入
了
楊

此
人
間
絕
色
明
麗
炫
人
，
使
整
個
電

影
為
之
活
色
生
香
，
胡
亂
夾
入
九
等
豬
扒
十
分

危
險
，
血
本
無
歸
時
代
就
會
大
呼
自
我
做
老
襯

了
。

自我做老襯
阿　杜

杜亦
有道

日
本
為
了
爭
奪
沖
之
鳥

礁
經
濟
專
屬
區
，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
這
個
礁
環
距
離

日
本
本
土
達
一
千
七
百
公

里
，
是
釣
魚
島
和
關
島
之

間
的
中
間
點
，
這
只
是
一
團
礁

石
，
不
可
能
適
合
人
生
存
。

日
本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開

始
，
即
搞
了
很
多
陰
謀
詭
計
，

在
沖
之
鳥
礁
圍
礁
造
島
，
築
起

混
凝
土
牆
等
，
利
用
混
凝
土
把

礁
環
升
高
了
，
在
漲
潮
的
時

候
，
仍
然
有
陸
地
突
出
海
面
，

並
且
搶
閘
向
聯
合
國
海
洋
公
約

大
陸
架
委
員
會
，
申
請
為
大
陸

架
。
日
本
還
特
別
為
這
個
礁
環

編
排
了
門
牌
地
址
和
郵
政
編

號
，
製
造
假
證
據
，
﹁
說
明
﹂

該
處
有
人
居
住
，
日
本
稱
這
個

礁
環
有
一
個
觀
測
所
，
所
以
有

人
活
動
。
其
實
，
上
面
並
不
是

經
常
有
人
。
為
了
製
造
證
據
說

明
可
以
由
人
類
活
動
，
日
本
特

別
在
礁
上
設
置
了
一
個
﹁
海
洋

溫
差
發
電
機
﹂，
企
圖
證
明
有

電
力
供
應
。
日
本
還
將
沖
之
鳥

礁
的
珊
瑚
移
植
到
沖
繩
島
，
大

量
繁
殖
珊
瑚
苗
，
十
年
後
，
大

規
模
在
沖
之
鳥
礁
種
植
新
的
珊
瑚
，
使
珊

瑚
礁
的
面
積
不
斷
擴
大
和
升
高
。

對
於
日
本
玩
弄
小
動
作
，
中
國
外
交
部

曾
多
次
抗
議
日
本
的
此
類
行
為
。
中
國
的

論
據
，
就
是
沖
之
鳥
礁
不
過
是
一
個
礁

石
，
不
是
一
個
礁
環
。
另
外
，
根
據
聯
合

國
海
洋
公
約
，
島
上
沒
有
人
類
居
住
環

境
，
不
能
夠
作
為
大
陸
架
劃
界
的
依
據
。

中
國
認
為
，
沖
之
鳥
礁
顯
然
不
符
合
有
關

條
件
。

最
近
，
聯
合
國
大
陸
架
劃
界
委
員
會
，

建
議
把
沖
之
鳥
礁
附
近
的
三
十
二
萬
平
方

公
里
的
海
面
，
列
入
日
本
經
濟
專
屬
區
。

這
是
不
是
作
了
定
案
了
？
不
是
。
這
不
過

是
一
個
建
議
。
因
為
，
中
國
和
韓
國
提
出

反
對
，
大
陸
架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收
到
了
這

些
交
涉
之
後
還
要
作
出
處
理
，
將
來
主
席

要
發
表
一
個
聲
明
。
即
使
主
席
發
表
聲
明

說
，
建
議
沖
之
鳥
礁
列
為
日
本
經
濟
專
屬

區
，
也
沒
有
國
際
法
律
效
力
。
大
陸
架
委

員
會
只
是
完
成
對
日
本
劃
界
案
的
技
術
審

議
工
作
，
只
是
有
關
大
陸
架
的
技
術
數
據

程
式
上
完
成
，
例
如
大
陸
架
的
深
度
、
是

否
海
底
有
陡
峭
的
的
坡
度
，
並
不
等
於
一

定
同
意
了
日
本
的
全
部
主
張
。
沖
之
鳥
礁

是
否
真
的
如
日
本
所
願
被
改
礁
為
島
，
要

等
到
聯
合
國
大
陸
架
界
線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聲
明
出
來
以
後
。
聯
合
國
大
陸
架
委
員
會

也
曾
做
過
決
議
，
稱
涉
及
沖
之
鳥
礁
問
題

要
留
待
以
後
解
決
。

聯
合
國
大
陸
架
界
限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挪
威
人
哈
拉
德
．
布
萊
克
說
，
大
陸
架
劃

界
是
世
界
地
圖
的
最
後
大
修
改
。
﹁
委
員

會
不
能
決
定
爭
議
礁
環
附
近
海
床
的
歸
屬

權
。
要
解
決
所
有
的
申
報
，
需
要
多
年
時

間
。
﹂

國
際
上
已
經
達
成
共
識
：
委
員
會
應
避

免
其
工
作
影
響
到
包
括
一
二
一
條
﹁
礁
環

需
要
能
讓
人
類
居
住
﹂
在
內
的
︽
公
約
︾

有
關
條
款
的
解
釋
和
適
用
，
以
免
引
起
國

際
糾
紛
。

事
實
上
，
在
二
○
三
五
年
之
前
，
聯
合

國
大
陸
架
委
員
會
很
難
對
於
經
濟
專
屬
區

作
出
劃
界
的
有
效
決
定
。
一
百
多
個
國
家

的
大
陸
架
、
外
大
陸
架
是
互
相
重
疊
的
，

如
果
大
陸
架
委
員
會
草
率
作
出
決
定
，
等

於
是
重
新
為
國
家
的
邊
界
線
劃
出
界
線
，

這
將
會
引
起
超
過
一
百
個
國
家
的
主
權
糾

紛
，
造
成
世
界
大
亂
。

日本搶閘改礁為島手法惡劣
范　舉

古今
談

以
言
論
自
由
為
名
希
望

二
次
創
作
行
為
能
得
到
刑

事
起
訴
豁
免
，
除
忽
略
現

行
法
例
實
際
對
侵
權
行
為

已
可
以
提
出
刑
事
起
訴
，

也
沒
有
正
視
侵
權
行
為
與
二
次

創
作
並
不
互
相
排
斥
，
事
實
上

尊
重
版
權
與
二
次
創
作
是
可
以

魚
與
熊
掌
兼
得
。

創
作
人
以
黃
霑
的
︽
慈
祥
鵬

過
聖
誕
︾
作
例
子
，
表
示
如
黃

在
世
必
定
被
刑
事
起
訴
，
是
引

用
失
當
。
該
曲
取
材
自
十
六
世

紀
的
北
歐
民
謠
，
別
說
作
者
不

可
考
，
即
使
有
亦
已
過
了
法
定

版
權
保
護
期
限
，
成
了
公
共
財

產
。
再
說
填
詞
人
是
林
振
強
，

黃
霑
只
是
主
唱
。
當
年
黃
霑
投

資
並
推
出
該
唱
片
發
售
時
，
以
他
的
經
驗

亦
必
定
把
改
編
版
權
︵
在
本
例
中
該
不
存

在
︶
弄
清
楚
，
否
則
早
已
引
發
官
司
。

由
此
不
難
看
到
使
用
公
共
財
產
，
或
獲

得
正
式
授
權
後
，
二
次
創
作
改
填
歌
詞
，

是
可
以
達
到
創
作
與
諷
刺
時
弊
，
又
不
會

造
成
侵
權
的
效
果
。
個
人
選
最
佳
二
次
創

作
，
非
許
冠
傑
主
唱
的
︽
打
雀
英
雄
傳
︾

莫
屬
。
原
曲
來
自
林
穆
主
唱
、
劉
傑
作
曲

填
詞
的
佳
藝
電
視
劇
主
題
曲
︽
射
鵰
英
雄

傳
︾。
原
曲
詞
頭
幾
句
是
：
絕
招
，
好
武

功
。
十
八
掌
一
出
力
可
降
龍
。
大
顯
威

風
，
男
兒
到
此
是
不
是
英
雄
，
誰
是
大
英

雄
？
許
冠
傑
與
黎
彼
得
的
二
次
創
作
與
對

方
開
了
個
大
玩
笑
；
︽
打
雀
英
雄
傳
︾
神

來
之
筆
把
歌
頌
江
湖
豪
傑
，
變
成
街
坊
鄰

里
麻
雀
耍
樂
。
把
原
曲
詞
變
成
：
六
嬸
，

三
太
公
，
大
眾
開

啦
面
似
蓮
蓉
。
又
放

工
，
打
餐
懵
，
圍
埋
砌
幾
圈
呀
論
英
雄
，

誰
是
大
英
雄
？
︵
尊
重
版
權
及
方
便
討

論
，
引
用
到
此
為
止
︶

改
編
別
人
的
作
品
，
推
出
市
場
大
賣
並

成
為
經
典
，
又
無
引
發
訴
訟
並
非
因
為
許

冠
傑
、
黎
彼
得
特
別
打
得
︵
麻
雀
︶，
而
是

經
由
正
式
授
權
。
網
民
如
非
改
編
歌
曲
作

公
開
發
售
，
根
本
無
需
擔
心
。

改歌論英雄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最
近
看
了
兩
部
新
片
，
各
有

各
的
好
看
。
第
一
部
是
︽
拯
救

太
空
１
號
︾︵L

ockout

︶，
影
片

走
正
規
路
線
，
科
幻
元
素
加
上

大
量
動
作
，G

uy
P
earce

飾
演

的
硬
漢Snow

，
由
犯
人
變
成
︵
美
式
︶

英
雄
，
上
太
空
監
獄
營
救
被
脅
持
的

總
統
女
兒
。Snow

接
過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過
程
體
現
出
特
工
的
專
業
能

耐
，
也
突
顯
他
的
嘴
硬
性
格
，
男
女

主
角
你
一
言
我
一
語
夠screw

ball

，

英
雄
救
美
故
事
又
老
土
又
好
看
，
但

只
穿
太
空
衣
加
個
降
落
傘
就
可
以
回

到
地
球
，
還
是
教
人
感
到
不
可
思

議
。另

一
部
是
︽
屍
營
旅
舍
︾
︵T

h
e

cabin
in

the
w
oods

︶，
影
片
走
偏
鋒

路
線
，
是
十
分
好
玩
的
驚
慄
片
，
五

個
大
學
生
一
起
到
荒
野
度
假
，
冷
不

防
一
切
都
是
局
，
有
人
監
控
、
直
播
，
一
路
發

展
至
令
人
意
料
不
到
的
結
局
。

︽
屍
營
旅
舍
︾
是
十
分
出
色
的cult

片
。
編
導

明
白
到
電
影
的
本
質
，
一
方
面
驚
慄
片
是
計
算

的
組
合
，
有
類
型
的
公
式
，
蕩
女
、
壯
男
、
有

文
化
的
人
，
先
後
喪
命
，
餘
下
笨
蛋
與
處
女
，

而
處
女
是
不
能
死
的
，
因
為
驚
慄
片
的
公
式

中
，
要
有
一
個Final

G
irl

，
靠
她
殺
死
大
敵
，

收
拾
殘
局
並
講
述
故
事
，Final

G
irl

理
性
、
不

煙
不
酒
、
壓
抑
甚
至
乎
性
冷
感
，
反
之
性
感
美

女
太
吸
引
又
或
是
太
放
蕩
，
通
常
在
之
前
已
被

殺
了
。

另
一
方
面
，
電
影
猶
如
一
場
祭
禮
，
︽
屍
營

旅
舍
︾
中
的
結
尾
將
這
一
點
帶
出
︵
由
︽
異
形
︾

女
主
角
薛
歌
妮
葦
花
為
大
家
解
說
︶。
看
驚
慄
片

就
是
看
一
場
血
色
的
祭
禮
，
也
許
反
映
出
現
代

人
的
集
體
無
意
識
，
電
影
是
新
鮮
事
物
，
但
離

不
開
人
類
古
今
略
同
的
內
在
心
理
意
識
，
人
有

偷
窺
的
快
感
，
也
有
道
德
的
判
斷
，
在
不
同
年

代
都
是
一
致
的
。

︽
拯
救
太
空
１
號
︾
的
理
所
當
然
，
驚
心
動

魄
，
劫
後
餘
生
，
帶
來
一
種
想
當
然
的
快
感
。

︽
屍
營
旅
舍
︾
的
意
想
不
到
，
知
性
展
現
，
機
關

處
處
，
帶
來
更
具
深
度
的
快
感
。
吾
從
後
者
。

兩部新片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兒童畫的畫家，很少有像巖崎知弘（Iwasaki
Chihiro 1918-1974）一般，在歿後近四十年間，

「人氣」不曾稍衰，一直受到讀者的愛戴。其畫作
不但讓在童稚時代濡染過目的舊知念念不忘，而
且仍然吸引 一批又一批的新知，新舊相續，綿
延不絕。

巖崎大正年間出身於一個富裕家庭，父親為帝
國陸軍建築總部的工程師，母親為女校的教師，
家裡擁有一應當時的摩登生活娛樂用具，如收音
機、留聲機、照相機和風琴等。巖崎為三姐妹中
的長女，父母給她取名男孩氣的「知弘」，當然有

「弘」其「知」的初心，給她提供優越的通識教
育，讓她進入名校，歷練音樂書畫，乃至體育。
巖崎14歲時在繪畫方面嶄露頭角，但立志要把她
培養成「賢妻良母」的母親，卻在她18歲時把她
送入一所洋裁學院。20歲時她和父母安排的「婿
養子」成婚，然後渡海去滿洲和夫婿同居，未久
因為夫婿自殺而回國。其父母是帝國對外殖民政
策的積極擁護者，母親在二戰期間辭去教員之
職，成為官方「大日本連合女子青年團」的「大
陸花嫁」規劃的主事官，為在中國東北從事殖民
的日本僑民招募和培育新娘。受其家庭影響，25
歲的巖崎在戰爭結束的前一年，還隨官方組織的

「女子義勇隊」奔赴滿洲前線。次年她家在東京的
寓所遭到美軍空襲焚燬，他們舉家疏散到母親的
老家長野，直到戰敗，日本被美國佔領接管。

終戰和戰後的經歷，徹底改變了巖崎對戰爭與
人生的態度。27歲那一年，她加入一貫反戰的日
本共產黨，並且和父母「政治訣別」，背 他們獨
自來到東京，負笈日共主辦的藝術學校，師從著
名共產黨員赤松俊子，學習繪畫。她那年秋天畫

的一幅自畫像，與前此「溫柔婉約」的淑女型大
相徑庭，以飄蓬的短髮、鷹隼般的目光、倨傲不
屑的嘴唇，表現自己桀驁不馴的一面，後來被稱
為「27歲的旅立」（人生旅途的開端）。

不過出人意外的是，她並未以藝術家常見的放
浪形骸和顛覆傳統來表現自己的「反叛」，學成後
發表的第一部正式作品，竟是為江森盛彌翻譯的
德國作家漢斯．布蘭克（Hans Friedrich Blunck）
的兒童文學作品《有隻惡狐叫瑞乃克》插繪。她
同時開始創作繪本故事《媽媽的話》，一年後結集
出版，隔年獲得「文部大臣賞」，使她聲名鵲起，
奠定了她從事兒童繪本、插畫和繪畫的人生道
路。其後她與日共同事松本善明成婚，又隔一
年，兒子松本猛出生，成為她許多作品的創作靈
感。

此後二十餘年，她以童稚與母親的目光，從事
兒童題材的繪畫，先後創作了9,400餘幅作品，其
中大部分收藏於她在東京和長野兩處故居改建的
美術館。這次在神戶兵庫縣立美術館展出的是其
中130餘幅代表畫作，作為《每日新聞》創刊140
周年的紀念行事，在「巖崎知弘展」的主標題之
後，特意標出「母親的目光．給孩子們的傳言」
這一副標題。

先來看「母親的目光」：展品大部分是描繪孩
子與自然（花卉草木）、孩子與孩子、孩子與寵
物、孩子與大人以及孩子自身，這些「被視體」
的「視體」都是母親的目光。如「母親節」（1972）
描寫伏在母親左肩上的女兒，手持一枝鮮花，臉
上洋溢 依偎的親情與喜悅，而母親卻只見盤在
腦後的髮髻，但你可以想像母親眼中泛出的極度
溫馨。如「紅絲帽的女孩」，畫作上的小女孩戴

高聳紅絲帽，帽上黏 雪片，一雙小手戴 紅手
套，捂在下顎兩側，母親的眼光此時肯定泛起一
片暖意。又如「綠風之中」（1973），和煦的春風
裡，戴綠帽穿連衣裙的小女孩，手執一束黃花，
亭亭玉立，背後顯然有 母親喜悅的目光：「吾
家有女初長成」。再如「相互尋找的獅子與小女
孩」，一頭碩大母獅，蹲 觀看一個只見背影、玩
具大小的單薄小女孩，在母獅的臀部卻悠然停落

一隻更小的鸚鵡，而母獅一派慈眉善目，很顯
然是女孩母親目光的折射。

綜觀畫作裡「母親的目光」，全是關愛、期待和
寬容。母親對自己所給予的生命那份天然的關懷
與憐愛，呵護之間，噴薄欲出；面對兒女的成
長，母親有份期待，而與這份期待相始終的，總
是憂慮與欣喜；面對兒女的淘氣與挫折，母親呵
責之餘，更多的還是寬恕與扶持。日語自創一詞
叫做「見守」（mimamoru），就是母親目光的最好
寫照：以深情的注視守衛 兒女。這種母親所特
有的目光，幾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閃爍，讓你感
受其殷切與炙熱。

再來看「給孩子們的傳言」：展品在在所透露
的消息，就是「和平與幸福」，這是天下母親的夢
寐之求，也是天下母親的祈禱之聲，這既是給孩
子們的「傳言」，更是給大人們的「傳言」：為了
世上可愛可憐的孩子們的幸福，我們需要反戰與
和平。越戰爆發後，巖崎連續創作了「給世界上
所有的孩子們和平與幸福」（1970）、《戰火中的
孩子們》（1972）、「孩子們的幸福」（1973）等，
而稍後在她病中出版了《孩子們的幸福畫集》

（1973），成為她絕筆的畫冊。在其生命的彌留時
期，為孩子們呼籲幸福，是她作為兒童畫家的臨

終「傳言」。
兒童畫家巖崎的「目光」與「傳言」，如果缺乏

對畫藝的精湛造詣、尤其是對色彩超群絕倫的把
握，恐怕也無法傳遞如此久遠。在她習畫時代，
她不但受到西洋油畫、水彩畫的嚴格訓練，而且
還對東洋的繪技、書道登堂入室，瞭如指掌。她
尤其對兩宋時代傳入日本、江戶時期登峰造極的
水墨畫技情有獨鍾。通過展品中的「十五夜的月
亮」（1965）、「花車」（1967）、「雨日留守」

（1968）、「月夜散步」（1968）、「浴水晃動」
（1970）、「萬葉之歌」（1970）、「手捧葡萄的少女」
（1973）等，可以窺見她對東洋繪畫的技藝，如水
墨畫的暈染、無骨與渴筆等技法，尤其是江戶

「琳派」的「溜」技，即一色未乾又疊一色、色色
相浸成其間色的畫技，發揮到淋漓盡致。她晚年
的成熟畫作，輕盈簡潔，色彩蕩漾，彷彿有一種
巨大的磁場，吸引 看客的眼目。

惜乎畫家享壽不永，英年溘逝，若假以年華，
以其東西合璧的高超繪技，肯定會更上層樓，成
為畫壇一代宗師。

（作者趙堅，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復旦

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母親的目光：巖崎知弘的童畫

■巖崎畫作「母親節」。 作者提供圖片


